
从“放达”到“纵横”!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陆德海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

摘 要：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

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

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 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

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

“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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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诗人林逋评价王禹 诗说“放达有唐惟

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卷三），不仅指出王禹

与白居易之间的师承关系，也揭示了二者诗歌的

不同风貌，即白诗“放达”而王诗“纵横”。从白居

易的“放达”到王禹 的“纵横”，这个转变过程不

仅体现了文学史的演进，也反映出士人精神状态

的变化。王禹 是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也是宋

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探究他在什么样的文坛风气

背景下学习白居易，他又在哪些方面突破了白居

易的“放达”、他的“纵横”又赋予宋代文学以什么

样的时代精神，就很有必要。现有的关于这方面

的论述稍显简略，本文拟从白居易、王禹 不同的

人生思想、个性气质入手，分析“放达”、“纵横”在

他们各自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揭示其文学史

的意义。

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早年的文

学观功利性很强，但在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后，白居

易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其文学活动也可以元和

十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此前主要考虑如何实

现“兼济”之志，贬官之后，如何才能“独善其身”成

为白居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白居易看来，

“独善”就是求“适”，只要“识时知命”，“适”即可

得。从此以后，求“适”代替了求“用”，白居易一改

任谏官时的执著，对人生完全采取“放达”态度。

白居易的“放达”不同于魏晋人的不守礼法，而是

超然于现实矛盾之上，以此达到全身远祸的目的。

文如其人，“放达”的人生态度，必然对其诗歌创作

产生深刻影响。白居易不再把诗歌当作教化补失

的利器，而只是他追求“适”的手段，诗歌内容也多

表现其闲适生活和自得之情，如《咏意》：

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不如无

能者，饱食但遨游。平生爱慕道，今日近

此流。自来浔阳郡，四序忽已周。不分

物黑白，但与时沉浮。朝餐夕安寝，用是

为身谋。此外即闲放，时寻山水幽。春

游慧远寺，秋上庾公楼。或吟诗一章，或

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

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

乐在身自由。（《白居易集》卷七，中华书

局 $,#,年版，$!+页）
与此前“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

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

病，愿得天子知”［&］（.’$+）的执著精神大相径庭。不

辨黑白，与世沉浮，自由闲放外，无所用心，把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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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庄子的“无何有之乡”，逍遥其中；诗歌风格也

由“讽谕诗”的意切言激一变而为舒缓。与人生态

度的“放达”相一致，文学创作同样体现出“放达”

的特色，背离了自己提出的“为时”、“为事”的文学

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放达”是这一时期的普遍

现象，元稹、李绅、崔玄亮、令狐楚、刘禹锡、裴度、

张籍、李绅等，都转向闲适诗创作，表现出与白居

易相同的艺术趣味。这些人的诗无论题材内容还

是艺术形式，都与白居易诗相差无几。如刘禹锡

诗风雄豪，本与白体有别，但在政治热情衰减后，

所作多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感受；与白居易等人

的唱和、联句诗，更与白体趣味相同。可以说，时

至中晚唐，“放达”已经成为广泛流行的时代风气。

作为宋初“白体”的重要代表，王禹 “在北宋

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它两人是苏轼

和张耒———他是最早的，也是受影响最 深

的”［!］（"#$）。然而，王禹 学白，不是堂下架屋，愈

见其小，而是有所超越。王禹 诗歌，不仅在思想

内容方面发展了白居易的“独善”、“吏隐”；更重要

的变化是诗歌主题出现明显地由吟咏情性向“言

志”传统回归的倾向，突破了白居易式的闲适之

情、放达之性，而代之以纵横之志；艺术风格则体

现为在白体的基础上，融汇多家诗风，广采博取

———“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卷十）、

“李白王维并杜甫，诗颠酒狂振寰宇”［%］（卷十三），形

成爽朗挺拔的“纵横”之风。

王禹 对白居易的超越是建立在多方面学白

的基础上的，他并未能完全摆脱当时诗坛风气的

影响。王禹 有很多诗的构思都是借鉴白居易，

像《问四皓》、《代答》与《海棠赠木瓜》、《木瓜答海

棠》这类诗，一望可知为学白居易《问鹤》、《代鹤

答》及《池鹤八绝句》；他还写了很多像《自笑》、《自

问》、《夜长》这类单从诗题上也能看出是模仿白居

易表现闲适生活的诗。而他的赠答诗，往往穷摹

自己情怀状，又揣摩、悬想对方的行止，甚至详引

对方的言语入诗，如《酬种放征君》等诗，这些做法

都是学习白居易而来。王禹 有些诗学习白居

易，颇有韵味，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

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

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小畜

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全诗的构思显受白居易的《寒食江畔》启发：“草香

沙暖水云晴，风景令人忆帝京。还似往年春气味，

不宜今日病心情。闻莺树下沈吟立，信马江头取

次行。忽 见 紫 桐 花 怅 望，下 圭阝 明 日 是 清

明。”［&］（"#!%’）不过，王诗要比白诗亲切有味，尾联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比起白诗

的“忽见紫桐花怅望，下圭阝明日是清明”来，显得

含蓄蕴籍，余韵不尽。然而，王禹 的功绩决不在

于对白居易休闲文学的继承上。王禹 为人“骨亢

骨葬自信”［$］（"#()’%），自称“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

绛、崔群间，斯无愧矣”［$］（"#(*((）。与白居易早年就

有浓厚的消极意识、中年即放弃“兼济”之念惟务

闲适不同，更有别于苟且偷安于乱世的冯道、李日

方等人。王禹 的“骨亢骨葬自信”表现在文学创作

中，就是变“放达”为“纵横”，凸现士大夫直躬行道

的人格精神。

面对仕途穷达，王禹 的“骨亢骨葬自信”表露无

遗。他的仕途比白居易坎坷，凡遭三谪，但始终不

改其操守。再遭贬谪后，王禹 自我总结道：“始

贬商扌人冫，实因执法；后出滁上，莫知罪名。”［%］（卷二二）

毫不妥协；“八年三谪”后，又作《三谪赋》明志：“效

仲尼之日省兮苟无所为，虽叹凤而奚悲？夫如是

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

兮佩仁义，期终身而行之。”［%］（卷一）向主宰其命运

的当权者发出挑战宣言，表白自己宁折不弯的决

心。王禹 不仅“遇事敢言，喜心臧否人物，以直躬

行道为己任”［$］（"#(*((），也颇具远见卓识，针对宋王

朝痼疾提出的“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艰难

选举，使入官不滥”等变革主张，无不显示出非凡

的洞察力和一个正直封建士大夫针砭时弊的勇气

和胆识。“骨亢骨葬自信”而又怀才不遇，发为歌诗，其

作品中也就充溢着生气淋漓的纵横兀傲精神。林

逋说“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在中唐

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白居易的“放达”既有世俗性、

享乐性的一面，也有全身远祸的现实动机，王禹

的“纵横”，显然不是漠视现实、超然于矛盾冲突之

外，而是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现实人生，“与夫容容

嘿嘿，以持禄固位者异”［$］（"#()’%）。在诗歌创作中

表现执著现实人生的“纵横”精神，把白居易以来

封建士大夫的谪官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不再

以吟咏知足保和的闲适生活作为诗歌的主题，而

是发出不平之鸣；不再将写诗看作是“吟玩情性”

的消遣方式，而把诗歌作为精神上的凭籍和依靠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物华”［%］（卷九）；

这才是王禹 给文学灌注的新的时代精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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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王禹 也应从此着眼，而不是像一般文学史著

作那样，纵论其如何继承白居易“新乐府”的讽谕

传统，又如何学习杜甫关心民瘼，横比他是否比同

时代诗人创作了更多反映贫苦农民的遭遇的作

品，诗歌是否更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王禹 自称

其《小畜集》为“谪官诗什”［!］（卷十三）。抒发由贬谪

而引起的人生感慨是王禹 诗歌最重要的主题。

对此类诗作，王禹 非常看重：“唯怜文集里，添得

谪官诗。”［!］（卷十）这部分作品，有的抒发才高命薄

的慨叹———“才高宁免妒，命薄不如闲”［!］（卷十），每

当产生这样的感触时，他往往将自己与怀才不遇

的贾谊相比：“左宦寂寥惟上洛，穷愁依约是长

沙”［!］（卷八）、“应笑同时东观客，商扌人冫 憔悴似长

沙”［!］（卷八），乃至“凭高朗咏沉湘赋，自许吾生似贾

生”［!］（卷九）；借咏史抒发感慨：“霸业固以盛，帝道

或未全。贾生多谪宦，邓通终铸钱。谩道膝前席，

不如衣后穿。使我千古下，览之一泫然。”［!］（卷三）

明对遭贬的贾谊深表同情，实则指责当朝执政者

不能用贤，害得自己抱负成空。卒前不到一月上

“谢表”还说：“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

之书，止期身后”［"］（#$"%!），至死还为自己抱负成空

喊冤叫屈。王禹 的志向是安边富民，辅君除佞，

畅谈理想是其诗歌“纵横”的重要表现。“苟非秉

陶钧，即去持矛槊。致主比唐虞，安边如卫霍⋯⋯

空言说王道，肆眼看人瘼。多惭指佞草，虚效倾心

藿”［!］（卷三）、“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

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

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

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

己”［!］（卷四）、“君恩无路报，民瘼无术疗”［!］（卷六）、“安

边不学赵充国，富民不学田千秋。胡为碌碌事文

笔，歌时颂圣如俳优”［!］（卷十二）⋯⋯与其说是诗人

因功业无成而心怀愧疚，毋宁说是诗人为自己请

缨无路、报国无门而愤慨。对阻挠他实现理想的

佞幸，王禹 的斗争毫不妥协，如前所引《对雪》所

表白的“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

岂得为良史”。在《谪居感事》中，他还声称要“兼

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哪怕是“如弦伤讦直，投

杼觅瑕疵”、“佞权回北斗，谗舌簸南箕”，［!］（卷八）诗

人也在所不避。王禹 想要建功立业的“纵横”之

志、屡遭贬谪的愤懑之情，集中表现在《吾志》中：

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

舜，学业根孔姬。自谓志得行，功业如皋

夔。既登俊秀科，人在清切司。谏纸无

直言，论诰多愧词。黾勉为何事？亲老

与妻儿。一旦命执法，嫉恶寄所施；丹笔

方肆直，皇情已见疑。斥逐深山中，穷辱

何嬴嬴。于张及不得，安用此生为？（原

注：于定国、张释之）（《吾志》，《小畜集》

卷三，《四部丛刊》本）

所抒之情壮大，所言之志高远，回环吞吐，沉郁顿

挫，“致君望尧舜”的情怀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

使风俗纯”相同。诗到王禹 这里，“言志”特征鲜

明地体现出来了。

白居易对其吏隐生活多有吟咏。吏隐，是白

居易中年以后诗歌最重要的主题。王禹 对此主

题做出重大发展。“仕”的对立面是“隐”，“仕”给

士大夫提供展露身手的舞台，“隐”为士大夫保留

了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仕或隐，是每个封建知

识分子都要作出的选择。“中和”的白居易选择了

“吏隐”，但他中年后的人生实践重心，在“隐”而不

在“吏”。王禹 则与之相反，更重视“吏隐”中的

“吏”。王禹 笔下的“吏隐”，在故作放达的外衣

下，屡屡露出傲岸贞刚的“纵横”底色。

出仕前，王禹 曾对“吏隐”作了一番精彩的

描述：

（咏）为文落落有三代风，今春举进

士，一上中选。将我王命，莅乎崇阳，分

君之忧。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

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

贤，亦孔之乐。波映鹦洲，烟藏鹤楼；白

云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鸣琴，足以振穆

若之风；樽有醇醪，足以养浩然之气。维

江汤汤，鉴其襟袖；维山峨峨，媚其户牖。

绘浔鲂鲈，果多橘柚。吏隐于兹，足保无

咎；且优且游，勿谓江山羞。（《送张咏

序》，《小畜集》卷一九，《四部丛刊》本）

“隐”的色彩很淡，“优游”、“无咎”的目的让位于

“分君之忧”、“养浩然之气”，与白居易的“中隐”注

重“致身吉且安”、究心于世俗利益“穷通与丰约”

大不一样。在王禹 的诗歌里，“隐”有大量表现：

谪官滁州时所作的《北楼感事》是决心最大的一

篇，诗人发誓：“归欤复归欤，无忘北楼诗！”［!］（卷五）

一想到“隐”，王禹 便和白居易一样，仰慕陶潜：

“黍畦锄理学元亮”［!］（卷十二），表示要仿效陶渊明，

躬自稼穑。然而，王禹 虽然一再痛下决心，好像

非得归隐不可，事实上他并没有归隐，一方面君恩

未报，“犹 期 少 报 君 恩 了，归 卧 山 村 作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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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卷十一）；另一方面功业未成，“功名非范蠡，何

必泛扁舟”［!］（卷六），因此，最便宜的做法莫过于“吏

隐”———隐忍将以有为：“报国之功，虽无绩效；事

君之道，粗守贞方。虚名既高，忌才者众；直道难

进，黜官亦多。始贬商扌人冫，实因执法；后出滁上，

莫知罪名。大行皇帝渐察非辜，移领大郡；方且精

求民瘼，少报君恩。期牵复于词臣，再发挥于王

命”［!］（卷二二）。无论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操守不

变，建功立业的信念不变，在王禹 看来，报答君

上知遇之恩的最好方式就是“精求民瘼”———解除

民生疾苦。因此，王禹 回忆自己的吏隐生活是：

“万家呼父母，百里抚忄旬子嫠。敢起徒劳叹，长忧窃

禄嗤。宦途甘碌碌，官业亦孜孜。政事还多暇，优

游甚不羁。［!］（卷八）这就是诗人所追忆的“吴门吏隐

过三年”［!］（卷七）生活，优游多暇是以辛勤为官———

百里抚抚忄旬子嫠———为前提的。隐于公门，除了可

以为民兴利，尚可潜心悟道。王禹 自称“白公为

前政，鲁望有维桑。求瘼心虽切，颐神道岂

妨”［!］（卷七），就是效仿白居易的“或出或处，道无不

在”。“道”成了王禹 排遣仕途穷达进退烦恼的

良方：“自念一岁间，荣辱两偏颇。赖有道依据，故

得心安妥。”［!］（卷八）然而，白居易的“道”是“志在兼

济，行在独善”，贬官江州后，其道就只剩“行在独

善”，知足保和，乐天知命；王禹 虽然“未能行其

施”，但他的“道”却秉承乾德“君子以自强不息”的

精神，修辞立诚，守道行己，虽然不得其位，“位不

能行道”，却能把自强不息的精神贯注在“懿文德”

中，做到“文可以饰身”［!］（自序），即“消息还依道，生

涯只在诗”［!］（卷八）——— 王禹 终于寻求到谪宦、吏

隐生活的精神依赖：道与诗。有了可以退守的精

神家园，不仅让王禹 做到“迁谪独熙熙，襟怀自

坦夷”，还使他的文学创作充满使命感。诗在他的

心目中如此重要，“忙于公事是吟诗”［!］（卷十）、“身

外除诗尽是空”［!］（卷九），甚至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

“命屈由来道日新，诗家权柄敌陶钧”、自慰“从今

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卷九）王禹 这

样说并非全为自嘲，因为“上玄茫昧胡为乎，施设

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意，生有述作死不虚

⋯⋯一言可采即不朽，名姓长与日月俱。”［!］（卷十三）

道德文章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建功立业。贬谪对王

禹 而言，只是“上天于我还心厚，只遣文章道更

尊”［!］（卷九）。王禹 对自己的诗文充满自信：“他

年文苑传，应不漏吾名。”［!］（卷十）与道消息、以诗遣

怀，这就为后世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觅得了应付人

生穷达、平衡精神废兴的一条可行之道。道和诗

两者紧密联系，因为“消息还依道”，所以他不仅能

傲然面对人生的浮沉起落，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在

诗歌中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与满腹牢骚：“吾道宁穷

矣，斯 文 未 已 而。狂 吟 何 所 益，孤 愤 泄 黄

陂。”［!］（卷八）对最高当权者的挖苦———“投杼觅瑕

疵”、“责薄赖宸慈”、［!］（卷八）“时清郡小应多暇，感

激君恩养吾身”［!］（卷十）、对奸佞的讽刺———“巧宦

或五鼎，甘贫唯一瓢”［!］（卷十），以及事实上难以做

到的归隐，统统借诗歌创作做到了。以“自强不

息”的“道”为支撑，发为“狂吟”，自然就呈现出与

白居易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放达”截然不同的

“纵横”特色。

王禹 虽然把白居易当作楷模、引为同调，说

“本与乐天为后进”，但他的精神气质显然不会选

择放达人生。李日方之子李宗谔写信给他，劝其

“看书除庄、老外，乐天诗最宜枕籍”，通过王禹

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是不满李宗谔所开的这剂麻

醉药的：“乐天诗什虽堪读，奈有春深迁客

家。”［!］（卷八）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得他的诗歌创作

超越了白居易表现自我“乐天保和”的层次，流露

出一股傲然之气：“商扌人冫邹鲁虽迢递，大抵携家即

是家。”［!］（卷九）谪官滁州时写下的诗句“官供好酒

何忧雪，天与新诗合看山”［!］（卷十），无疑就是宋代

士大夫代表人物苏轼“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

冠平生”的前奏。这样，王禹 诗作就在白居易的

底色上，突出了“不随夭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

寒”［!］（卷九）的正直士大夫的人格精神，经后人发扬

光大，成为宋代文学的根本精神；王禹 也因此成

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清人吴之振评价王禹

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

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

矣。”［"］（#$%&）有宋建国之初，文臣主要是由南唐、西

蜀及后周入宋的降臣、旧臣，他们左右着宋初文坛

风尚，欧阳修评徐铉兄弟：“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

号‘二徐’，为学者所宗。盖五代干戈之乱，儒学道

丧，而二君者能自奋然为名臣。而中国既苦于兵，

四方僭伪割裂，皆褊迫扰攘不暇，独江南粗有文

物，而二君者优游其间。及宋兴，违命侯来朝，二

徐得为王臣，中朝人士皆倾慕其风采。”［’］（#$(&(%）

“二徐”文学成就并不很高，“粗有文物”而已，即便

如此，“中朝人士”尚且“皆倾慕其风采”，宋初文坛

之芜鄙可想而知。这些人以学习、写作白体诗相

号召，内容单薄，多流连光景、“吟咏性情”之什，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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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是白居易以来的封建士大夫休闲文学传统。

他们互相酬唱劝勉，风行朝野。宋代文学很长时

期内摆脱不了平庸的局面，所谓“宋兴七十余年，

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景极矣；而斯文

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在这样一个自晚唐五代以来“放达”之风积重难返

的文坛风气背景下，王禹 文学创作成就就显得

难能可贵。因而欧阳修自谦道：“想公风采常如

在，顾我文章不足论。”［%］（"#&!& ’ &!(）表达了自己对这

位诗文革新的先驱的钦佩之情；而宋代影响最大

的两位诗人苏轼与黄庭坚，都没有抹煞王禹 的

贡献，苏轼说“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

当世”［!］（"#)*$）。清代袁枚曾有疑问：“以黄山谷之

奥峭，宜薄西昆矣。而诗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

霜鹄。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郛郭。’”［+］（"#%）其实，西

昆体诗讲究用典这一点与黄庭坚还有相似之处，

真正“宜薄”的应该是白体诗人王禹 。上引苏轼

的话可为袁氏之疑作解，欧、苏、黄三大家论王，既

看重王禹 文学贡献，更激赏其“风采”、“直道”，

盛赞其“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狭玩，至于三黜以

死”［!］（"#)*$）人格精神，高度评价了王禹 的贡献。

在因袭摹拟成风的宋初诗坛，正是王禹 以“纵

横”之风超越了白居易以来“放达”，冲击了当时诗

坛熟软滑腻之风，为宋初诗文创作的靡弱平庸局

面带来一道亮色，起到了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道

夫先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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